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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山 劲 松

伟乎哉，高山劲松！

在断岩危崖之隙， 在暴雪
恶风之中，

挺拔、刚劲、笑傲苍穹，

以铮铮傲骨和坚韧不拔，

同险危邪恶抗衡！

从无傲气，

当战罢凶悍秋风和砭骨
寒冬，

当迎来春风化雨和万木
竞秀，

便披着质朴，

淡然置身于万绿林丛，

在茫茫林海中其乐融融。

从未逐绿，更不邀红。

伟乎哉，高山劲松！

虎 年 新 春 联

1

、牛犁大地厚憨劲
虎啸春雷威武歌

2

、牛耕日月福盈岁
虎卷风云竹报春

3

、牛为收获携犁去
虎视乾坤尽意来

4

、绿柳无声春有语
梅花有迹雪无垠

5

、爱在人间情有意

春临大地虎生风
6

、虎啸龙吟春拂面
桃红柳绿岁迎春

7

、山舞银蛇龙振翅
原驰蜡象虎生威

8

、龙腾虎跃春潮涌
国盛家和事业兴

9

、燕剪春风千户暖
人逢喜事万年青

10

、春随紫燕飞千户
雪兆虎年福万民

家 乡 的 河

在我的家乡李家寨镇有
一条河流，它是南湾湖的一条
重要支流，也是李家寨的母亲
河，全镇的大部人都是喝这条
河水长大的。当雨季来临的时
候，水势汹涌，澎湃之声不绝
于耳；干旱来临时也是溪流潺
潺。听老人说，这条河从来没
有断流过， 河水是春天小碧、

冬天水清、夏有白鹭、秋有野
鸭。 这条河发源于鸡公山，横
穿李家寨镇，周围自然环境非
常好，曾有几位客商想在这儿
投资，发展旅游业，最后不了
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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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当时为了发展
经济， 就鼓励发展养猪业，养
猪的前题条件是有丰富的水
源，自然在这条河的四周就有
了几个养猪场。养猪是一个高
污染行业，当时政府可能没有
意识到污染的严重性，又疏于
管理，结果养猪场的污水全都
倾倒在这条河里， 臭气熏天，

河水已不是清水， 而是黑水，

像用墨水染过一样。老百姓有
苦难言，背后说用这里的水种
的稻子有猪粪味。 前年夏天，

我的一个朋友硬要到桃花寨
去游玩，桃花寨是李家寨镇的
旅游景点， 在这条河的下游，

到桃花寨的公路与这条河并
行， 在路上我的那位朋友说，

这里的风景不错， 有山有水，

就是那条河太臭了，如果把那
条河治理好了，我情愿在这里
做个“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
山”的桃花源中人啦。

去年开春，镇里决策，执政

要以民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坚
决治理河流污染问题， 还河流
本来面目， 构建人与自然的生
态平衡，以造福地方百姓。镇里
要求全镇干部提出意见和建
议，拿出方案，解决河水污染问
题。散会后大家议论纷纷：怎么
搞的，开春就搞形式主义，大话
废话一大堆。

去年夏天，镇里要求我到
黄湾村驻队，黄湾村在这条河
的中游， 一路上青山葱茏，山
花灿烂，蝶飞蜂舞，山虽不高，

但很有形有气势，几块裸露的
岩石点缀山间，向你述说着它
的历史。河流蜿蜒流淌，有泉
水叮咚之音， 河水清澈见底，

微风吹过泛起层层银浪，折射
出钻石般的光芒；一群白鹭在
河中上下翻飞， 悠然自得，河
岸边几棵老树苍翠刚劲，白云
朵朵倒映水间， 水天一色，好
一个山水美景，真一个人间天
堂。我看得如梦如痴，可惜词
穷笔拙，形容不出这是大自然
的风光， 我转身问身边的司
机，是不是搞错了，这条河原
来不是臭水河吗？ 司机对我
说，嘿，好长时间没有来了吧，

臭水河已经成为历史了，现在
镇里动真格的了，下大力气治
理河流污染，改善老百姓的居
住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 现在所有养猪场的排放，

都达到国家标准，河自然就清
了、水自然就绿了、空气自然
新鲜了、人在这里也自然就精
神了。其实原来这里的风景就
非常好， 当地人称为小桂林
呢！现在更好啦！又还原了大
自然的本来面目。

盲 人 老 夏

久坐办公室
,

容易有颈椎毛病，我深
受其害。这种毛病很讨人嫌，天气稍有变
化就发作。发作起来让人浑身不自在，滋
味特别不好受。求医治疗，大夫说按摩能
缓解症状减轻疼痛， 因此认识了盲人按
摩师老夏。几个疗程下来，果真有效。既
验证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中医理
论，又交上老夏这个盲人朋友。

老夏是后天性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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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的老夏，

在方圆十里八乡算得上能人。 夫妻俩在
107

国道旁开了个停车场， 兼做些小生
意，日子过得很红火。天有不测风云，人
有旦夕祸福。一次突然发烧，导致老夏视
网膜脱落，从此，再也见不到明媚灿烂的
阳光，只能听声音判断旧交、凭感觉辨别
东西。 好在老夏豁达开朗， 妻子任劳任
怨，一家人才没有被大祸压趴下。用他当
年的话说：“摊上霉运的人不能躺倒。不
管咋样，先是要活好。”两口子商议妥当，

停车场转让出去，小生意停下来，孩子托
付给老人，背个行李卷，带根长竹棍，下
湖北上陕西，开始寻觅新的生计。偶尔闲
谈旧事， 老夏妻子都会鼻子酸酸地告诉
大家：在外奔波三年，行程上千里，真叫
难！ 那年冬天在湖北随州， 走

30

多里山
路， 老夏不知摔倒多少次， 摔得皮开肉
绽， 硬撑着劲儿到一位名师家学按摩绝
技。现在这个本事，是拿命换来的功夫。

听着介绍，看着忙碌的老夏，我发自内心
地钦佩这位盲人按摩师的毅力， 敬仰这
位盲人按摩师的精神。

老夏对工作极其负责。他天生乐观，

爱说笑。腰疼腿疼脖子疼是常见病，前来

接受按摩治疗的患者，受他的情绪感染，

病痛先是减轻几分，不影响谈天说地。虽
然喜欢海聊，工作时却从不马虎。接诊一
个患者，一般是

30

分钟。这期间，老夏一
脸严肃，尽心尽力地按摩推拿敲打，时不
时询问患者手法重不重， 有没有不舒适
的感觉。遇到想延长点儿时间的患者，他
非但爽快答应还不另外加收费用。 有一
年秋末，我的膝盖受凉疼痛难忍，经老夏
按摩几次减轻了症状， 他还教我一套自
己摸索出的保健方法。此后，他隔三差五
打电话叮嘱我坚持锻炼， 语气里饱含关
怀体贴又带着严厉督促。捱到痊愈，我专
门去诊所表示感谢， 老夏淡淡地说：“让
患者高兴是医者的责任。”

老夏爱学习， 对技术精益求精。

后天失明的成年人，一则学习盲文困
难，二则需要养家糊口，很少有花时
间下力气学习的。老夏不然，没有机
会从师习盲文，就指靠妻子读专业书
籍丰富医学知识。碰到难题，宁肯歇
业不干也要找出解决办法。许多年过
去，老夏不仅能讲《黄帝内经》、《金匮
要略》等传统理论，还可以把《人体解
剖学》 与经络学说有机结合在一起，

指导自己的临床实践。给重症患者做
按摩，为了取得最佳疗效，常常在自
己家人身上做试验，找准穴位、商定
手法、确定时间。有一次，我亲眼目睹
老夏躺在床上裸露脊背让同行针灸
体会针感，说是准备给一位脊柱畸形
的患者做针灸治疗。事后我想，如果
医务工作者们都像盲人老夏这样钻
研技术，为病人解除病痛带来福音，该
会减少多少医患纠纷！

连载

□

孙洪宪

在诗歌的言说中破茧成蝶

———读何正权《破戒》

作为一个新闻人，何正权无疑是当今文科
生羡慕的“有出息”者。因为在今天商业兴盛的
时代，文学尤其是诗歌业已被边缘化。越是艺
术性高的作品，就越是难以“挣钱”。大众热衷
的只是短小的新闻报道和影视，以便拥有与人
聊天的谈资。正如耿占春在《叙述与抒情》中
说，写作已成为文化产业的一个环节，写作日
益失去其自主性和独立性的文学品格。在文学
作品变成商品的市场逻辑中，存在着一个颠倒
的经济世界。

然而何正权私心里挚爱的，却是这远离尘
嚣、自甘寂寞的诗歌。多年的记者生涯，使他深
切认识到，新闻报道的粗线条勾勒的“公文”，

真实，实则隐藏了更多事实的细节；及时，却忽
略了情感的咀嚼。更何况还有一些不允许被言
说的事实呢。然而，敏感的诗人在目睹了众多
的事件之后，内心的触动而引发的情感之潮并
不是叙述一下事件的经过就可以平息的，他看
得更透彻，思维的触角伸得更远。

敏感如他，不能不一吐为快。他找到了诗
歌这个言说方式。他说，在新闻里不能被言说

的东西，能够在诗歌中说出来，这是时代的进
步。诗歌永远站在美的一边，站在弱的一边。给
人安慰。正如他的诗中所说，“我就是你们心灵
深处

/

那一扑笼
/

开成鲜花模样的火
/

有没有香
味不要紧

/

只要有我
/

你就会有温暖。” 诗的节
奏、韵律，调节着诗人的呼吸，让积郁内心的情
感细细喷发，幻化成美的歌谣。或吟或颂，或歌
或诉。 诗人用诗的语言， 梳理内心的经验、情
感。在孤独与安静中，滤掉芜杂的信息，细细研
磨、品味。他想拥有一片宁静的天空，以便像个
老牛一样静静地反刍。

寂寞，无处言说的悲哀，找不到个人的歌唱
方式的苦闷……一起折磨着诗人的心。然而一颗
向往自由、追求浪漫的心，终究会挣脱外界的束
缚，找到通向本真之地的“钥匙”。“有多少把锁，

就有多少把钥匙。”诗人借用佛教的“破戒”一词，

寓意破茧成蝶，让心灵的翅膀，在无限的宇宙时
空里无羁地翱翔。于是，他的诗便清新、明亮，节
奏感强，读来犹如呼吸般亲切，令人喜悦。

他说，面对现实，不想再做哑巴。然而如何
承担起苦难，面对时代发言？在一个无人的夜
里，他深深地反思自己，“今夜我磨掉意志和尊
严
/

褪掉思想的裤子
/

面对时代的赤裸
/

我脱不

脱衣服
/

都已经无耻”。是的，我们并不是无辜
的， 因为时代的潮流裹挟得使人步履踉跄，难
免呛几口水。这既是诗人的处境，也是他的起
点。敏感的诗人，总是最先感受到时代的情绪，

所以成为先知，在《破戒》里有许多箴言一样的
诗句，洞悉一切，为时代预言。

但是做了先知又如何， 救赎之路又在何
方？信仰失落的大地上，该走哪条小径，又将通
向何处？诗人在现代生活中惶惑，在内心的坚
定与社会价值混乱、思维的深刻与公众阅读口
味的幼稚化的鲜明对比中，诗人感到了由衷的
悲哀。精神价值体系失衡造成的大混乱，使得
“是与不是” 这样一连串的追问犹如叩向内心
的焦虑的拳头，引起了诗人内心的涟漪。

在信仰缺失的年代，快餐文化成为填补内
心空虚的“食粮”。什么能够拯救我们的内心？

佛吗？爱情吗？当所有的膜拜都只用来自欺或
者安慰， 诗人转向了风花雪月的温柔与迷醉
中。他构建一个水性的梦幻世界，对抗现实的
粗糙； 勾勒出一个迷离的梦呓般迤逦的世界。

采撷乡土、爱情、禅思等为自己营造了一个躲
避现实的“乌托邦”；用花朵、泪水、木鱼、黄土
的轻盈淳朴缓解灵魂的沉重。那“头顶盛满晚

霞的陶罐”的女子，爱情里浸满了不染尘渍的
真挚，与网络爱情中的赤裸欲望相对应。

犹如一只彩蝶翩翩飞舞在水乡，绚烂而芬
芳。绮丽的想象也为诗人插上翅膀。他自由地
翱翔在神奇的天际，远古，在静观万物中，内心
静如清水，千年的梦幻，都一一闪现，清澈无
比。毕竟有丑恶占据不了的地方。比如化解千
古愁的禅思，比如神秘美丽的爱情云霓，比如
信阳水乡的清新朴素……他歌唱那逝去的青
春、永恒的爱情，那稻田里的梦想，清新，自然。

当那一帧帧美景点亮我们的双眼时，不禁要惊
叹，诗人对美的敏感捕捉。

自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亡，神被驱逐，理性
便高调统治了人的头脑。然而在世界的各个角
落，仍有神秘的足迹，那是只有用心体悟的诗
人才能传达的谕旨。“抟土捏制水罐的女子

/

在
黄土上刻出鱼

/

刻出月亮太阳
/

刻出日子
/

刚刚
散发出的芳香

/

传达我想说给祖先和神的
/

每一
句话”。在原始的龟甲兽皮上，有粗犷却柔情，

野性而美丽的爱情，并通向那个混沌而富有传
奇的世界。骑士，神灵，自然纯真的女人，古老
部落， 勾勒出一幅幅斑斓而又清新的画面，与
内心明亮的喜悦，与饱满的爱情，与鼓胀的梦
想翅膀，与神秘世界的紫色幽暗紧密相连。

而今天的诗人，在被机器和水泥切割出的碎
片里赤脚行走，在每一个碎片里发现世界的神秘
和美丽。并用美的文字，向世人传达那些被尘世
忽略的声音，那些曾被我们的祖先醉心膜拜又被
浮华尘世抛弃的东西，柔弱的、美的、真挚的，掩
藏在光怪陆离中，却始终有光芒，慢慢透出。

1976

年
8

月，许世友对我说：

“我这里不是久留之地， 你还年
轻，应该到部队去锻炼，也可以进
院校深造。”

1976

年
8

月， 我离开许世友，

调任新的工作岗位。

到新单位报到前， 许世友把
我叫到会议室，两人相对而坐，进
行了我到留园七号后第一次正规
而深情的谈话。 我为许世友的深
情所感动， 永远把那次谈话定格
在了脑海里。

那天， 许世友一改往日交代
工作时的严肃表情， 充满着温情
和关爱。 就像一位严厉而不失慈
爱的父亲， 对将要出门远行的孩
子鼓励和叮嘱。 许世友语重心长
地说：“胖子，我这里也不是久留之
地，你还年轻，应该到部队去锻炼，

也可以去院校学习深造。”许世友
话语一转， 又来了段对我工作的
评价：“你在我身边差不多三年了，

大错没出，大情没漏，我是满意的，

就给你打八十分吧。 以后有什么

问题，可以直接来找我。”

我听到这儿， 眼眶一下就湿
润了。想到当初自己这个新兵，既
缺乏生活阅历， 又没有多少工作
经验， 担任许世友的秘书能达到
及格水平就算不错了， 想不到许
世友竟然给自己打了八十分，这
显然是首长对自己的鼓励啊！

此时此刻， 我禁不住回想起
在许世友身边工作三年来的许多
往事。 尤其是那些由于自己在工
作中有时粗心大意， 有时把关不
严造成工作失误的往事， 像过电
影般在脑海中一一闪过。

那是
1974

年年初，我到许世友
身边工作不久，国家第四机械工业
部部长王诤来广州， 下榻珠江宾
馆。这天，王诤通过珠江宾馆的领
导打电话， 说要来看望许司令。可
能是王诤的“诤”与王震的“震”两
个字发音相近，我未加思索，就以
为是延安时期担任三五九旅旅长
的王震来了， 马上报告许世友说：

“北京的王震同志要来看望首长。”

听说王震来了， 许世友非常
高兴。 王震可是当年毛泽东倡导

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
足食”的标杆。战争年代他虽然没
有和许世友在一个部队共过事，

但两人的感情非常好。 许世友对
王震的来访非常重视，对我说：“王
胡子是湖南人，通知食堂，加几个
辣子菜，晚上请他到家里吃饭。”

一切安排停当， 许世友亲自
到门口迎候。 我从没见过王震和
王诤，客人到来后，我仍把王诤当
成王震， 此时却发现许世友的脸
上出现了异样的表情变化， 狠狠
地瞪了我一眼。

我深感困惑， 但不知道做错
了什么。

晚饭后，许世友送客人下楼。

我陪许世友一起将客人送出了大
门口。转身回来，许世友一脸严肃
地对他说：“你真是个笨瓜， 连王
震和王诤都搞不清楚。他叫王诤，

不叫王震！”我这才认识到自己粗
心大意，凭想当然断定，犯了不应
该犯的错误。

许世友接着告诉我说：“王诤
是我军的通信专家， 早在红军时
期，就是红军总部通信大队长。幸

好我和王诤同志也熟悉， 要不非
出洋相不可。” 许世友平时骂人
“笨瓜”而不骂“笨蛋”，他认为“笨
瓜”不算骂人。

许世友对我的这次失误没作
太多指责， 丢下一句：“以后搞准
情况再报告， 不要张冠李戴。”就
上楼去了。

1975

年秋天， 许世友在空军
服役的儿子回到广州。 许世友正
好视察部队去了，留我在家值班。

许世友的儿子向我提出， 要开许
世友留在家中备用的吉普车，去
看望在重庆上大学的妻子。

我没有同意， 一是因为许世
友回来随时要用车； 二是去重庆
路途遥远，担心路上安全有问题。

这时他又要求我想办法在部队找
一辆车用。我感到很为难，提出要
向许司令报告。他儿子明白，一旦
让许世友知道将意味着要车的事
泡汤，他不赞成报告，就和司机到
军区机关车队借了一辆吉普车上
路了。没想到，他们在途中撞死了
老百姓的一头牛。 人还没有回到
广州， 撞死牛的消息就传到司令

部车队，车队报告管理局领导，最
后传到了许世友的耳朵里。

许世友本来对子女要求就很
严格，知道这一情况后，顿时火冒
三丈。他见到我，劈头盖脸地问：

“胖子，是你给那小子派车了？”

“不是我派的！”我解释道。

许世友听了， 更是气不打一
处来：“你说不是， 我看就是你派
的，你是罪魁祸首。”

后来，许世友了解到，车的确
不是我派的。他仍一脸严肃地说：

“你不是罪魁祸首，但你是最大的
帮凶。你不要给我帮倒忙。”

听着许世友的训斥， 我感到
自己确实没有把工作做好。 虽然
没自作主张派车， 但首长不在时
留守值班，就应该坚持原则，替首
长把好关，可自己没有做到。

每当我回想起当年在许世友
身边工作的这些失误， 就感到内
疚。 如果自己考虑问题能够再细
致一些、 处理问题能够再周到一
些，那该多好啊，可惜自己当时太
年轻了。

我在许世友身边工作了近三
年，因为许世友对身边工作人员的
关心和爱护，我后来去桂林军政干
校（后改为桂林陆军学院）政治大
队学习， 之后回到军区机关工作，

一直到后来担任某部正师职政委。

对于我来说，在许世友身边工作的
那几年，是我一生中充满光彩的时
光，也是我的境界得到升华的美好
岁月。如今当年年轻的我也已卸下
戎装，但在我的心中，许世友的形
象永远是那样的清晰与恒久：铮铮
铁骨，浩气长存。 （完）

永远活在老区人们心中的钱信忠

2009

年
12

月
31

日，卫生部原部长钱
信忠同志逝世的噩耗传来，我同所有卫
生界人士一样，非常震惊、悲伤。

2010

年
1

月
4

日， 我与卫生部钱信忠治丧办联
系，要求专程赴京为钱老送行，获得应
允后，我和老伴前往灵堂对钱老进行悼
念，并对沈渔村夫人及其亲属表示深切
的慰问！

尊敬的钱老， 一路走好！ 您的晚
辈———我不知有多少话想说，因怀着敬
慕哀伤心情，不能溢于言表，只好用文
字的方式，将我们相识的一段往事进行
追记，聊寄我无尽的哀思。

1986

年
11

月
12

日，我随光山县卫生
局领导专程赴京， 向钱老呈递广州军区
司令员尤太忠请钱老帮助筹建光山县中
医院立项的信件后， 从此我们就一回生
二回熟，彼此的关系拉近了。钱老为光山
县的卫生事业，做了很多工作，尽了很大
努力，为光山县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前几年，钱老在百忙中，热
情接待光山县卫生界领导、 老同志和古
弦斋祖孙三代人共

52

人（次）。那段时间，

钱老多次挥毫泼墨， 分别为光山县中医
院、 泼陂河医院和光山县弦城医院题写
院名。 他还被聘为光山县老年历史文化
研究会顾问，并于

2002

年
10

月
21

日为“光
山县老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成立发来贺
词。

2009

年
4

月
21

日，钱老因病住院，我们
提出到医院看望时， 医院办公室同志回
答，这必须经医院领导批准。直到钱老逝
世未见一面，留下千古遗憾！

“红军时代，在光山战斗过。”这是钱
老简历中的常用词条。

1932

年夏，正值江
南稻谷飘香时， 钱老从黄浦江畔的大城
市上海，来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参加苏
区的医疗卫生工作，从此，走上了革命征
途。钱老参加红军的时候，正是敌人对革
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的时候，蒋
介石以

30

万重兵大举进犯鄂豫皖革命根
据地，敌人叫嚣着“血洗大别山”，残酷地

对苏区进行“清洗”，苏区人民处于水深
火热之中。当时，敌人严禁卫生材料类物
资流入苏区， 使得苏区医疗条件更加困
难，只能采用天然中草药治病，器械靠群
众自己用土法制造。

后来，钱老自陂孝北区医院到苏区
总医院负责重伤组的医疗工作。每次送
重伤人员转移天台山，都是他率领医务
人员克服重重困难， 一面掩护伤病员，

一面想办法为伤病员找食物和药品，用
盐水为伤病员洗伤口，治病救人。为了
救治伤员，钱老把自己的被子里的棉花
掏出来做成敷料， 战友们问他怎么过
冬，钱老饶有兴趣地回答：“睡觉时盖上
夹被往稻草堆里一钻，也很暖和呀！”

由于钱老医术高明，政治可靠，从省
委领导到红军战士， 一致反映他是一位
坚强的革命战士。

1934

年
4

月， 随着红
25

军的扩编，钱老奉命调到军部，筹建军直
属医院，他任院长。在一把伞就是一间房
子的战争环境里，他边战斗边筹建医院，

很快就建成了一个能承担全军
3000

多人
医疗急救任务的军直属医院。同时，又着
手组建军部下属师、团、营相应的医疗机
构，随军上前线，进行战地伤员抢救，从
而大大降低了伤员死亡率。

1934

年
11

月
11

日，中央决定红
25

军
立即进行战略转移。当年

11

月
16

日，钱老
随军长征， 钱老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
样，在革命老区的光辉足迹永载史册。

我退休后，创办了收藏书屋，以红
色收藏为主， 抢救传统医药史料为辅，

利用收藏平台， 达到学习研究的目的。

钱老得知后，

20

多年来， 他将自己珍藏
的书刊无偿捐赠近

300

册， 并在大部分
书刊上签名。我每次拜访他，总是满载
而归，借用钱老的评语“又是一次大丰
收”。即使是这样扶持我的收藏，钱老还
抱愧地说：“就是我收藏的《红

25

军医院
院史》找不着了，未兑现给你的诺言。”

如此厚爱使我终生难忘。

尊敬的钱老，您永远活在鄂豫皖革
命老区人们的心中！

日 子

（外一首）

从前的日子
皱巴巴地乱作一团
一年到头全家人
总是长嗟短叹
父亲掰着指头算来算去
也没算出富裕
并且还外欠
母亲平时生活省吃俭用
也没省出御寒的温暖
耨来的草当作柴火
怎么也煮不开那时的糊涂
姐姐成天摆弄那土黄色的麻线
始终编不出缤纷的图案
唯一能照亮漫漫长夜的油灯
照出的却是满屋子的愁云和辛酸

如今的日子
天天像过年似的
丰盛的餐桌

香溢前厅后院
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荡漾在父母的心田
生活的美酒
醉红天上的云霞和地上的山川
如今的日子如火如荼
如今的日子可圈可点
长江黄河都是流不尽的优美旋律
北国江南都有写不完的壮丽诗篇

雪
好一场瑞雪
降下多少欢乐
地里所有的麦苗
都盖上了厚厚的保暖被子

雪花是洁白的明信片
跟随邮差不停穿梭
纷纷扬扬
把来年丰收的喜悦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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